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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今井凌雪（1922-2011），日本書道家、教育家。今井凌學投身日本書道教育

數十載，亦致力於理論研究與書法創作，於書法理論、美學研究、教育推廣等取

得豐碩的成果。在長期的創作生涯中，今井凌雪一方面與中國書法保持密切的傳

承關係，但同時卻又固守日本書道的書風表現。本文試以《書を志す人へ（給立

志於書法的人）》中〈臨書と創作の関係（臨摹與創作的關係）〉為文本，藉由

內容的譯註來瞭解今井凌雪的書學觀，並進一步分析他如何看待臨摹與創作的關

係，以及書法表現的問題。期望借鏡今井凌雪的書學觀來開拓書法創作及書風表

現的可能性，並拓展東亞書學領域的研究面向。 

 

 

 

 

 

 

 

 

【關鍵詞】今井凌雪、書學觀、中國書法、日本書道、東亞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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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今井凌雪（1922-2011），日本書道家、教育家。歷任立命館大學、筑波大學、

大東文化大學教授、雪心會會長、中國美術學院客座教授等。今井凌學投身日本

書道教育，於數十載的教育生涯中培育出了許多門生，或投入於書道教育，或致

力於展覽推廣；於作品表現則先後獲得眾多殊榮獎項，且在書法理論、美學研究、

教育組織等取得豐碩的成果。 

 

筆者曾於二零零一年八月隨臺灣美學藝術學學會（TAAAS）1，由潘襎教授

領隊至日本參加研討會之際至今井老師奈良宅邸參訪。今井凌雪任教筑波大學時，

門下有來自臺灣的留學生，當時所指導的研究生如蔡友2、林進忠3、杜忠誥4等，

學成回臺之後於國內大專院校執掌教鞭，致力於書法水墨的理論研究與創作表現，

其書學思想與創作風格皆提供了有別於中國書法史觀的另一面向的表現；再者，

今井凌雪與中國大陸書壇交流密切，就師友往來與創作風格的角度來看，今井凌

雪取法於中國書法，但在表現上卻借鏡許多非文人書家的書作，且融入了許多自

我看法，展現出獨具一格的面貌，於近代臺中日三方書法領域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在東亞漢字文化圈具有如此影響力人物，筆者認為不管是就書法教育、理論、

創作等層面來看，都值得深入研究。5本文試以探究今井凌雪的書學觀為出發點，

 
1 臺灣美學藝術學學會創立於 2001 年 07 月，同年隨團成員尚有學會會長趙天儀教授，副會長林

保堯教授、杜忠誥教授、李蕭錕教授、龔鵬程教授等，至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參加國際美學聯盟

主辦的研討會，並與大阪大學名譽教授神林恆道教授、萱紀子教授等日本學者進行學術交流。 
2 蔡友（1947- ）臺灣南投人，日本國立筑波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1983-1986），曾任國立臺

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系教授，水墨畫家。 
3 林進忠（1951- ）臺灣台中人，日本國立筑波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1985-1989），曾任國立

臺灣藝術大學副校長，美術學院院長，造形藝術研究所所長，書畫藝術學系系主任，書畫家。 
4 杜忠誥（1948- ）臺灣彰化人，日本國立筑波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1987-1990），曾任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書法家。 
5 關於國內尚無相關今井凌雪的研究。於中國大陸則有王學仲，〈今井凌雪的書法藝術〉，《中

國書法》，01 期（北京，中國書法家協會，1987 年）；專題研究則有《西泠藝叢 專題．今井

凌雪研究》，2020 年第 10 期總第 70 期（杭州，西泠印社，2020 年），內容有金鑑才，〈今井

凌雪的書法生涯〉；陳振濂，〈今井凌雪與中國書法〉；河內利治，〈今井凌雪先生與西泠印社〉；

高慶春．潘浩，〈今井凌雪楚帛書形式研究〉；池田廣利供稿，郭超英譯，〈今井凌雪年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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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井凌雪所著《書を志す人へ（給立志於書法的人）》中〈臨書と創作の関係

（臨摹與創作的關係）〉與〈書表現の問題（書法表現的問題）〉為文本，藉由

內容的譯註來瞭解今井凌雪如何看待臨摹與創作的關係。期望借鏡今井凌雪的書

學觀來開拓書法創作及書風表現的可能性，並拓展東亞書學領域的研究面向。 

 

二、關於今井凌雪 

今井凌雪（Imai Ryousetsu），1922 年 12 月 19 日生於日本大阪市，本名潤

一，字子溫，號凌雪，後以號行。奈良縣立郡山中學校，天理語學專門學校，立

命館大學經濟學科畢業。30歲獲日本奈良縣文化賞，39歲成立雪心會就任會長，

49歲任東京教育大學教授，55歲任筑波大學教授，65歲任大東文化大學教授，

同年加入西泠印社為名譽社員，66歲任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客座教

授，69歲任上海復旦兼職教授，72歲任日本書藝院理事長，89歲於奈良縣文化

會館舉行今井凌雪米壽紀念展開幕，同年逝世，享耆壽 90歲。6 

 

今井凌雪作品多次入選日展、現代書道二十人展等等，重要獲獎經歷如 60歲

以〈陸游詩〉獲得第十四回日展文部大臣賞，65歲以作品〈韓偓詩句〉獲得第四

十三回恩賜賞、日本藝術院賞。另一方面，今井凌雪的書法理論著作亦相當豐富，

包含書學思想、書寫技法、教科書編纂等等，如 49 歲出版《書道技法講座．書

譜》，57歲出版《給立志於書法的人》Ⅰ．Ⅱ，70歲擔任日本教育出版社小、中、

高等學校書寫、書道教科書代表著者，同年出版《今井凌雪的書道入門》上．中．

下卷，73歲出版《今井凌雪的書道．臨寫的活用》上．中．下卷等書。 

 

從上可知，今井凌雪的創作能量相當豐厚，他學習書法的根基是來自於中國

書法，但表現出的書風又帶有日本書道的韻味；根據書風表現來看，於創作生涯

 
松村茂樹，〈今井凌雪先生的書法〉等六篇集結中日學者的研究文章，探討內容包括今井凌雪的

書法篆刻作品的風格分析、師友交流的研究以及年譜的彙整等。目前有關今井凌雪之研究，多著

墨於其生平事蹟與書法風格的介紹，但關於今井凌雪書學觀尚未有相關研究。 
6 參照今井凌雪，《今井凌雪書法集．年譜》（東京：教育出版社，2003 年），頁 274-275，以

及池田廣利供稿，郭超英譯，〈今井凌雪年譜〉，《中國書法》01 期（北京：中國書法家協會，

1987 年）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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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歷經了幾次的轉換與嘗試，不因襲陳規，勇於突破。在這樣的學習經歷與與轉

換過程，令筆者好奇的是今井凌雪身為一位日本書家，是如何在吸收中國書法之

後創建出屬於日本書道的書法表現。在面對中國書法的影響之下，這中間所遭遇

的轉換、內化、突破可謂在所難免，甚至是無法逃避。為了要釐清上述問題，筆

者認為可以從今井凌雪的書學觀來探討。書學觀的建立是來自於長期學書生涯中

歷經臨摹法帖、創作反思、書風表現等每一階段的經歷所帶來的經驗匯聚而成。

因此，要了解今井凌雪的書學觀，他的學書歷程或許是一個借鏡。今井凌雪早期

的學書歷程在《今井凌雪書法集．自序》是這麼記載： 

 

我開始學習書法時是在舊制中學三年級時，當時師承中谷釜雙，每日認真臨

帖，體會到書法的有趣與困難之處。書法的本源在中國這是無需贅言的，我

在當時已經知道有幾位前往中國留學專研書法，並已取得豐碩成果的日本書

家。心想如果情況允許，自己也想前往中國學習書法。而這必須先具備語言

能力，因此我進入天理語學專門學校中國語第一科（今．天理大學），開始

學習中文。但由於戰爭爆發的關係，提早兩年多畢業，留學一事便就此無望。 

 

戰後曾經短暫在出版社服務，擔任書法相關的出版業務。在紙張配給都相當

貧乏的環境之下，獨自一人編輯書法教科書，書籍內容獲得文部省的檢定合

格一事至今仍無法忘懷，這對我而言是相當珍貴的回憶。當時師事辻本史邑

老師，專注致力於書法創作，於昭和二十三年初次入選日展，四年後取得特

選的成績。7 

 

從以上自述可以發現，今井凌雪 8歲（1940）時師事中谷釜雙8，26歲（1948）

時拜辻本史邑9為師，時年作品〈中庸〉入選第四回日展，30歲前便於書壇嶄露

 
7 今井凌雪，《今井凌雪書法集．自序》，頁 10。 
8 中谷釜雙（1902-1980），奈良人。奈良師範學校畢業，中學教師，書法長於六朝墓誌與唐歐陽

詢書風，是引領今井凌雪進入書法領域的重要推手。 
9 辻本史邑（1895-1957），奈良人，名勝巳，字士禮，號史邑，別號寧樂庵主人。著有《碑法

帖大觀》《法帖大系》。根據今井凌雪的紀錄，辻本史邑書法風格從清代劉石庵入，後添入六朝

墓誌與鍾繇的楷法，也擅長王鐸、張瑞圖、何子貞、金農等書風。晚年醉心於富岡鐵齋、仙厓義

梵等非畫家書風表現。今井凌雪受其影響甚大，且日後會將學書目光傳向非書家書風可能也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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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角。曾經想前往中國留學，但由於戰事爆發而無法啟程，此事亦成為他心中的

遺憾，致使日後都會推薦指導弟子前往中國留學。 

 

  今井凌雪習書是從中谷釜雙的歐體入手，法其嚴謹，後學北魏摩崖，得開張

縱橫之勢，再學趙子昂，習遒媚婉轉之態，後廣師明末清代名家，對趙之謙、何

紹基、吳昌碩等人的行草書用力頗深，得廣博樸厚之質。當時日本書壇盛行晚明

調性書風，10展場賽場舉凡上下皆以此書風為尚，今井凌雪也曾經熱衷學習過，

但整個書壇呈現如此追摹現象，導致讓每件作品的風格皆極其雷同。如此現象讓

他意識到，若是過份地受到時風影響而沉浸於單一書風表現，或是只以探究書寫

技巧為主來做為學習方向，一旦習得技巧而熟練地表現出某一種書風的話，那麼

書家會因為在已經熟悉某一種表現方式的狀態之下，反覆出現同一種風格，最終

陷入程式化且僵化的窘境。因為這樣的創作模式，會盡可能讓書寫過程中所有的

要素皆掌控在手，抑止其他影響心中既定風格的不確定要素，然而這樣的模式會

讓書寫變得索然無味，創作風格也會落入千人一面。 

 

  為了避免過於熟練所帶來的僵化，他開始將目光從書家書法轉向至日本僧侶

書法及畫家書法等非書家書法領域。如今井甚為重視的南宋禪僧榮西11與江戶時

期良寬大愚，12以及文人畫家富岡鐵齋13等人的書作當中，重新體會書寫當下所

 
自於辻本史邑給他的影響。 
10 係指晚明時受到禪宗與童心說影響，出現以主觀內心世界出發，筆墨熱情奔放，勇於表達自我

的書家。此一群體書家盛行結構誇張、灑脫奔放之行草書，於高堂大軸與巨幅長卷之上懸臂揮毫、

漲墨飛白的書寫方式，改變了書法的表現形式以及觀賞方式，氣勢之大，史無前例，為晚明書法

的形式美注入新的能量，代表人物有黃道周、倪元璐、王鐸、傅山等書家 
11 榮西（1141-1215），備中（岡山縣）吉備津人。平安時代末期至鎌倉時代初期禪僧，日本臨

濟宗開宗祖師，鎌倉建仁寺開山住持，曾兩度訪宋。著有《喫茶養生記》，傳為榮西由中國宋朝

攜帶茶種回日本栽種，尊稱為日本的茶祖。書風擁有禪僧特有的直率猛利，結體帶有黃庭堅書風

長槍大戟的特徵。 
12 良寬（1758-1831），越後國（新潟）出雲崎人，號大愚，名榮藏。江戶時代後期曹洞宗僧侶，

和歌承襲《萬葉集》，呈現自然純真、天真無邪的歌風。〈天上大風〉是書法代表作。 
13 富岡鐵齋（1837-1924），京都人，字無倦，號鐵齋，明治至大正年間畫家。精通漢詩文的能

力讓他在繪畫上呈現出文人畫的氣質，再加上狩野派、琳派等多樣的繪畫形式，創造出極具個人

色彩的作品。書法作品也如同繪畫表現，呈現出質樸真率的個人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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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出的真率與活潑。除了一方面藉由禪僧墨跡的直率猛利，與非專業書家生拙

可愛的書風來做為自我風格的探究路徑之外，另一方面也由於接觸禪僧墨跡與非

書家書作，成為他避免陷入書風僵化的良藥佳劑，這與明代董其昌所提倡之「生

熟說」14可謂十分相近。可以這麼說，禪僧墨跡與非書家書作的接觸讓他開啟了

有別於傳統中國以文人主導的書風表現，同時也為他在日後自我書風追求的過程

中，建立起了勇於突破的性格。 

 

  與今井凌雪交往甚篤的大陸書法學者王學仲15先生曾指出：「今井凌雪經常

談起個人的書風追求，在相對穩定的平衡中，要求自己每十年產生一個書風的丕

變。」16從王學仲的觀察來反視今井凌雪書風發展，可以發現自 1936 年從歐、

趙、魏碑入手，1946 年研習明清書風，1956 年轉向禪僧畫家墨跡，1970 年代融

會帛書、簡牘、金文、小篆，將篆書表現推向新的高峰，1980 年代受到摩崖石刻

 
14 明代董其昌曾云：「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不熟；字須熟後生，畫須熟外熟。」《畫

禪室隨筆．畫旨》（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 年），頁 30。書法學習是通過古人臨摹作品

來學習技法，從陌生到熟悉，學習的是一種熟練的書寫能力，但是技巧越是熟練反而容易忽視當

下書寫過程中的情緒變化、媒材表現等，書寫過程便因為某一技巧的熟悉而輕易地陷入重複之嫌，

最終導致壓抑自我的個性與表現能力，積習難改，逐漸失去天性與率真。因此，董其昌認為在「熟」

的階段之後，必須有意識地跳脫古人的影響，要擺脫過多無謂的束縛，真誠地面對自我，發現自

我心性。董其昌所謂「字須熟後生」之「熟」，指的是書家進入古人法帖習得豐富技巧，是技巧

的熟練表現，屬於我為古人所用；而「生」指的是在技巧的熟練之後，書家必需開始有意識地思

考所習得的一切，從當中擷取能夠傳達且符合自我心性的技巧，是屬於古人為我所用。透過自我

己意的「生」來檢視書寫技巧的「熟」，有「生」來檢視「熟」，讓「熟」不至於墮入「爛」「俗」

之尷尬；通過每一次臨摹法帖而習得的「熟」，也因為有「生」的緣故，讓臨摹練習便不單只是

為了以再現對象為目標來鍛鍊技巧的過程，因為「生」讓每一次的臨摹都有自我的存在。關於董

其昌生熟論，吳鵬認為「『熟』與『生』是相互超越的一對範疇。熟是執著，生是破執；進而熟

後破熟執，生後破生執，故必須打開向上一路，超越之後再作超越。」對於董其昌提出生熟論，

他認為是董氏參禪之後對於藝術理念的根本性超越，正如禪悅之境。詳可參見吳鵬：〈董其昌「字

須熟後生」理論的重新審視〉，《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第 4 期（南京：南京藝術學

院，2008 年 04 月），頁 42-46。 
15 王學仲（1905-2013），書畫家，師從齊白石、黃賓虹張伯英徐悲鴻李可染等人影響。天津大

學教授，兼任南開大學、廣州美院。1981 年應邀至日本筑波大學擔任客座教授，講授書法與中

國畫。在日本客座講學期間，與同校教授今井凌雪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6 王學仲：〈今井凌雪的書法藝術〉，《中國書法》，01 期（北京：中國書法家協會，1987 年

02 月），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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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開始嘗試創作大字書法。從以上風格發展來看，今井凌雪以敏銳的目光、

誠懇的臨摹態度、靈活的創作意識、勇於接受新出土資料的胸襟來面對轉換書風

的挑戰，對於在書壇已享有名聲的他來說，不以定型書風為喜，勇於向過去的自

己挑戰的冒險精神，實足令人敬佩。 

 

  另一方面，從今井凌雪的書法發展脈絡，可以看出中國書法對他的影響極大，

可以說是形塑出他書風的基礎。然而，其書風獨特之處又在於參以日本書道之特

徵，進而開拓出融合中日書法的表現並且形塑出自我面貌。筆者認為在面對中日

書法龐大的資訊之下，其臨摹態度與創作意識是今井凌雪能夠融會諸多法帖的重

要關鍵。臨摹對於書法學習來說是十分重要，甚至可以說是唯一入門法則。從今

井凌雪的學習過程來看，廣泛地吸取中國書法法帖並且有系統地分析閱讀、深刻

地臨寫與反思書寫表現是他臨摹的根本態度；而創作則是書家在具有一定臨摹的

基礎之後，欲跳脫古人法帖的影響，試圖將生命經驗中所得到感動來進一步純化，

並藉由書寫技巧表達出符合創作者美感意象的創造過程，因此創作相當需要創作

者具備極其敏銳的觀察能力、豐富的生命經驗，並且還要融會統整古人法帖的技

法表現。 

 

  於此，筆者認為探究今井凌雪的臨摹與創作的書學觀，除了有助於更加認識

他的書風發展脈絡之外，也對於以中國書法為基礎的漢字書法創作者來說，提供

不同面向的思考與借鏡；另一方面，今井凌雪所處的時空背景，正是日本書壇盛

興少字書、墨象派等積極吸收西方抽象表現主義的時代，17在普遍突出個人表現、

奔放外顯的書法風潮當中，今井凌雪如何重新看待中國書法並且循其脈絡逐步建

構出自己的書學觀及書法面目，是值得思考的問題。關於今井凌雪對於臨摹與創

 
17 伴隨二戰結束，日本社會受到來自國際間前所未有的思想衝擊及多方面的文化交流，尊重個

人存在及崇尚自由表現的風氣也瀰漫於書法領域，於一九六 O 年代日本發展出少字書派與墨象

派書風。少字書派與墨象派書家受到當時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的影響，將書法視之為造形藝術，結

合禪僧禪偈一行物書法並導入東方文化的精神性，強調文字造形美感與墨色的濃淡乾溼變化，企

圖表現出書法特有的神秘性。代表性書家有比田井天來（1872-1939），手島右卿（1901-1987），

宇野雪村（1912-1995），森田子龍（1912-1998），井上有一（1916-1985）等人。詳可參閱《少

字數之書》書學大系．研究篇，第 11卷（東京：同朋社，1986 年 04 月），《墨象》書學大系．

研究篇，第 12卷（東京：同朋社，1986 年 0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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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看法，目前可見於所著《給立志於書法的人》當中〈臨摹與創作的關係〉一

文當中，文章篇幅不大但立論清晰，頗值得借鏡。接下來將以此文本，探究他如

何看待臨摹與創作的關係。 

 

三、臨摹與創作的關係 

今井凌雪在《給立志於書法的人》一書中，於〈臨摹與創作的關係〉裡闡述

他如何看待臨摹與創作之間的關係。他認為： 

 

臨摹與創作，一般來說就是基礎與發揮的關係。但是，就如同前面所述，臨

摹的本質是相當複雜的，與表現、鑑賞、見解等各方面息息相關。．．．關

於臨摹與創作，我將其設定為從屬與對立的關係，接下來將以此為研究主題

進行分析。18 

 

今井凌雪將臨摹視為基礎，創作則為發揮。今井將臨摹視之為基礎的態度，反映

出他認為了解傳統的發展脈絡與扎實的基礎訓練是學習書法的不二法門。傳統中

國書法的訓練模式極其重視臨摹，「學書不從臨古人，必墮惡道」19、「臨摹用

工是學書大要」20、「初學不外臨摹」21等言論皆揭示出面對經典法帖時，學書者

所必須具備的學習態度與方式。有了札實的臨摹經驗做為基礎，才能有進一步提

升至發揮活用的可能，所謂「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

必先博觀」22，唯有能夠看得多寫得多，才能提升自我眼界與培養審美態度，站

在更宏觀的高度審視一切。關於臨摹與創作的關係，今井凌雪區分為從屬關係與

對立關係。 

 
18 今井凌雪，〈臨書と創作の関係（臨摹與創作的關係）〉，《書を志す人へ（給立志於書法的

人）》Ⅰ，（東京：二玄社，1979 年），頁 241。 
19 （明）董其昌，《容臺別集》，《明清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 年），頁

235。 
20 （清）朱履貞，《學書捷要》，《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4 年），頁

601。 
21 （清）周星蓮，《臨池管見》，《歷代書法論文選》，頁 722。 
22 （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知音〉《文心雕龍注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頁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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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臨摹與創作的從屬關係 

  首先，今井凌雪將臨摹與創作的關係設定在從屬關係。他的看法是： 

 

臨摹的過程中存在著創作 

臨摹的過程中存在著創作，這意味著堅持不懈地分析經典，過程中便會產生

自我創造的可能，如此的思考模式是根基於傳統藝術而產生。書法是從實用

性書寫記錄進一步產生藝術性書寫表現。過往的書法訓練，主要的內容是為

了豐富日常的書寫習慣。以優秀的書法作品作為典範，並使之與日常書寫習

慣融合一體，通過經典作品來增進自我書寫的能力與提升書法作品的品質。 

 

學習經典作品時，必須盡可能地仔細觀察並反覆練習，徹底分析與探究作品

書風的由來所在。如此，方能深化自己在鑑賞作品時的感受能力。理解經典

作品的魅力以及具備表現經典作品的技巧之後，便有機會創作出優秀的作品。

但是，有時越是深入經典之作，反而讓人容易受到作品魅力的誘惑而安逸於

經典作品所散發出的美好而無法自拔。所謂經典，意味著超越時間、空間所

限，擁有著將人牢牢吸引並使之無法掙脫的魔力。當然，這也意味著沒有擁

有這樣魔力的作品，是無法稱之為經典。因此，學習經典作品通常是充滿著

危險與矛盾。之所以危險是在於有人認為不進入到經典之門就容易誤入歧途，

但矛盾之處在於一旦進入經典之門後，若是缺乏自覺反省能力，有可能處於

經典之安逸而無法跳脫，更不用談論邁向創造。因此，自己在書寫時必須時

時察覺這危險與矛盾，若是能夠跨越二者，進而能達到不受拘束的狀態時，

那麼臨摹過程中存在著創作的觀點才能成立。23 

 

從屬，意指著在主副之下所產生之依從關係。關於臨摹與創作的從屬關係，今井

凌雪從書法的實用性質出發，認為臨摹的目的是在於豐富日常文字書寫。通過反

覆臨寫並分析探究書風，學習用筆、結字、章法，並且深化作品的欣賞能力，這

是傳統觀念之下臨摹過程中所能獲得到的成效，而所謂的創作則是在長期沉浸在

 
23 今井凌雪，〈臨書と創作の関係（臨摹與創作的關係）〉，《書を志す人へ（給立志於書法的

人）》Ⅰ，頁 24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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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法帖之中的延伸表現。 

 

  臨摹之所以是書法入門的唯一方法，在於書法的表現是來自於以漢字為載體，

通過用筆、結體、章法、墨色等形式要素，將書寫者的書寫行為提升至具有抒情

性，欣賞性價值的重要方法。抒情性源自於書寫者利用適合自己的書寫技法來傳

達情感，對於書寫者來說，過程變成為了具有抒情功能的書寫行為；欣賞性則來

自於觀賞書法作品時，除了感知內容文意之外，漢字的點畫結體章法墨色，乃至

於用筆運筆的快慢緩急、提按頓挫，皆如實紀錄了書寫者的情緒表達以及審美態

度。因此，臨摹經典法帖，看似只是重現帖子對象且毫無自我意識存在的練習過

程，似乎是浪費時間的行為，但其實過程的背後更重要的是藉由臨摹，讓書者直

接面對經典法帖所帶來的美感衝擊，不斷的臨寫摹似的過程中修正自我書寫習氣

與陋習，讓書寫行為產生抒情價值，書寫作品產生欣賞價值，是臨摹的重要意義。

而如此臨摹意義的建立，便是書法創作的根基。 

 

  而這一切的根基是來自於整體的觀照與細節的分析，今井所云：「學習經典

作品時，必須盡可能地仔細觀察並反覆練習，徹底分析與探究作品書風的由來所

在。如此，方能深化自己在鑑賞作品時的感受能力。理解經典作品的魅力以及具

備表現經典作品的技巧之後，便有機會創作出優秀的作品」，此段正如同《書譜》：

「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24與《續書譜》：「夫臨摹之際，毫髮失真，則

神情頓異，所貴謹詳」，25等中國古典書論中的臨書態度相符，均提倡書家必須

先擁有臨摹的分析與表現能力，才能夠具備創作的融會與表達能力。 

 

  臨摹與創作具有從屬的依從關係，由臨摹所發展出的創作，便具備對於經典

作品的再詮釋、書家書風的賞鑑、形式技巧的繼承等元素在內。依循著書法史脈

絡之下的創作是以經典作品作為自我學習得榜樣，以此榜樣來修正自我書寫的陋

習，而創作表現水準的高低與否，則是來自於對經典的體會程度。因此，若無學

習精典作品的經驗而妄談創作種種，在強調當代自我表現的藝術創作中，或許有

 
24 朱建新，《孫過庭書譜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頁 102。 
25 （南宋）姜夔，《續書譜》，《歷代書法論文選》，頁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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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可循，但在書法的發展脈絡當中，可能會落入自說自話的尷尬處境。通過經典

作品來豐富自我是具有效率的學習方式，今井凌雪本人也認同這一點。但同時今

井亦指出若是過度沉浸於古典世界，著迷於經典作品，容易會視古人為無法超越

的高牆，那麼學習者就會受到經典作品魅力的牽扯。這便導致筆筆如古人，要求

字字有來歷，但若是過程中沒有自覺，這樣的臨摹態度很容易陷入古人的框架，

落入「奴書」26之嫌。而要跳脫框架，就有賴於書家個人的體悟。面對古人不忘

自己，學習前人的目的是成就自己，唯有如此，臨摹的過程中才有可能產生創作。 

 

  由此可知，以今井凌雪所認為臨摹與創作的從屬關係，可以得知臨摹是從位，

創作是屬位，有了臨摹經驗之後，才有可能產生創作，忽略臨摹階段而直言創作

是妄想之事。但須留意的是，臨摹在從屬關係雖居從位，但並不代表具備臨摹能

力就擁有創作能力，若是臨摹過程中不探究、不思索形式規律，如此臨摹態度是

不可能產生出任何創作的可能性，始終保持有意識地書寫是唯一能夠建立起創作

能力的途徑。 

 

（二）關於臨摹學習的三項效用 

  關於臨摹與創作的對立關係的闡述，今井凌雪首先針對臨摹學習的效用進行

分析，他認為： 

 

臨摹與創作是相反方向的活動 

臨摹學習的效用可以彙整為以下三點。 

第一是學習表現技法。學習技法的目的在於為了能夠體現自我情性，豐富技

法表現形式。然而需要多加注意的是，學習技法的過程中必須盡可能地去學

習具備普遍性及原理性的作品。因為作為學習的臨摹對象，若是作品中具備

普遍性及原理性的話，那麼這個作品一定是擁有鮮明的個性，其技巧一定也

是具有獨特的風格。而學習者能夠學習到的技法，會比較偏向於來自臨摹對

象。但若是只有學習單一風格的作品，由於學習到的技法較為單一，有可能

會連自己越來越像學習作品的風格都會毫無自知，因為風格特徵無從與其他

 
26 奴書指的是未脫前人窠臼，如鸚鵡學舌，人云亦云，無體現出自我面目的書風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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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因此，為了避免落入單一的困境，自己必須擴展學習的範圍，在了解

許多特殊性的同時，發現彼此的共通點，歸納出普遍性的原理。但這並不代

表看到什麼帖子便學習什麼帖子，這反而是沒有效率的做法。縱使是自己所

喜好的法帖，也要試著有所規範並且重點式去學習，這是為了掌握住法帖的

特徵與普遍性。有了如此觀念，再試著廣泛地去學習其他法帖，對於自己來

說是有幫助的。 

 

第二是深化書法史的認識。透過廣泛地學習經典作品，才能夠深刻了解文字

的生成、書體的變遷、典型的塑造、書風的開展等內容。再者，透過以上的

接觸與認識，更能了解到書法傳統價值的偉大與重要，而且了解書法的傳統

價值也讓我們體會到，必須維護前人所遺留下具有創造性的書法風格，以及

代代所傳承下來的事物。 

 

第三是精神上的收穫。如前所述，這關係到書法的一次性，學習經典作品的

好處在於能夠通過書寫過程中體會到蘊含於點畫形態內的運筆動作，感受書

家的美感表現，甚至可以察覺到心情的微妙變化。學習經典是跨越了時間的

隔閡，藉著作品與古人談心，通過這樣的臨摹方式所獲得到成效是非常豐碩

的。27 

   

關於臨摹的學習效用今井凌雪歸納為三點，分別是學習表現技法、深化書法史的

知識、精神上的收穫。 

 

  首先是學習表現技法，今井於文中認為法帖必須要有普遍性與原理性的特徵。

普遍性意味著事物具有廣泛共同的特質，不受時間與空間的侷限；原理性則意味

著能夠規定其他事物而不依賴於其他根本性、根源性的存在。學習具有此兩項特

徵的作品，過程中才不至於容易陷入單一風格的重複以及養成片面狹隘的審美眼

光。由於法帖擁有豐厚的文化底蘊，當中的技巧表現必定是基於書家心中的所思

所感而發，因此學書者在學習筆上功夫的同時，也能夠思索此技巧所乘載的何種

 
27 今井凌雪，〈臨書と創作の関係（臨摹與創作的關係）〉，《書を志す人へ（給立志於書法的

人）》Ⅰ，頁 24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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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思。探究技巧如何為我所用，這才是學習表現技法的核心價值，要如何理解技

巧，對於今井來說臨摹便是不二法門。 

 

  此外，今井凌雪亦提到擴展學習範圍的重要性，這是為了避免風格陷入單一

的窘境，也因為學習範圍廣泛的緣故，有助於對照出法帖之間的共通處，利於歸

納出普遍性的原理。學書如治學，必先博學而後乃通會，廣泛學習是擴展視野，

理解風格的多樣性的手段，有了多樣性作為對照的基礎，方能探究於眾多風格背

後蘊藉之普遍性。正如周星蓮《臨池管見》所說：「初學不外臨摹。臨書得其筆

意，摹書得其間架。臨摹既久，則莫如多看、多悟、多商量、多變通」，28「多

看、多悟、多商量、多變通」便是在多樣性的基礎之上，淬鍊出普遍性的重要方

法。普遍性便具備著貫通豐富物象中同一要素，如此所表現出的書風便不過分傾

向某一類型。也因為具備著廣泛共同的普遍性特徵，所體現出的書風便能跳脫某

家某派的狹小拘限，表現出落落大方的大家氣息，達到真正「平正通會、人書俱

老」的境界。29 

 

  第二點為深化書法史的認識。書法史包含文字演變、書體變遷、書風表現等

內容，臨摹法帖除了具有學習技巧的價值之外，其法帖所蘊含的文學內容、精神

內涵等更是學書者建立風格且深化自我美感意識的重要元素。今井此處強調臨摹

學習所帶來深化書法史的認識，是為了避免臨摹過程中對於技巧形式的過度追求，

而造成內涵思想的薄弱。以取法乎上的學習態度來看，親臨具有普遍性與原理性

的作品也不僅僅是為了獲得技巧的增進，其精神內涵、文學內容等也會對學書者

有著淺移默化的效果，提升自我審美水準。此外，今井此處提到「了解書法的傳

統價值也讓我們體會到，必須維護前人所遺留下具有創造性的書法風格」，所謂

創造，意味著創作者本著理想或是現實的需要，依循歷史脈絡去改進或創造新的

 
28 （清）周星蓮，《臨池管見》，《歷代書法論文選》，頁 722。 
29 今井凌雪對於歸納普遍性的看法，與孫過庭《書譜》中所云：「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

知平正，務追險絶，旣能險絶，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

老」（《歷代書法論文選》，頁 129），學書歷程最終復歸平正，通會之後人書俱老的觀念契合。

學書的最後境界「復歸平正」之平正，並非初學階段之平正，而是在理解風格多樣性之後所體會

出的普遍性；也是隨著年齡增加與知識逐漸累積，在豐富閱歷之後，所展現出融會貫通的成熟老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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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若是不清楚歷史脈絡的發展與風格形式的演變而刻意站在與傳統對立面的

立場，打著反傳統的旗幟妄論創新，亦或是脫離書法歷史發展脈絡與創作語彙，

以跨領域之姿擅加評論，這些對於書法創新並無太大幫助，反而透漏了坐井觀天、

見識淺薄之狹隘視野。重視傳統並非守舊，認識傳統是為了了解過往之脈絡，奠

定今後創新之基礎，今井此段看法並非創見，但卻是在西潮影響之下追求書法創

新性的警語。 

 

  第三點是精神上的收穫，此處今井凌雪提到「書法的一次性」。一次性意味

著具有單次不重複的性質，書法的一次性則由依循點畫間的書寫順序的筆順與構

成點畫形態的筆法的雙重制約下，在時間推移不可逆的線性發展中完成具有書寫

律動感的文字造形表現。書法的點畫質感與字形姿態，皆是在筆墨的律動綿延中

逐步完成，因此若以繪畫之塗抹層疊與空間造形觀念視之，便容易將點畫質感認

作是線條表現，將字形姿態看作是空間造形，如此認識反而陷入從繪畫的構成意

識來思考，容易忽略書法的一次性特徵。通過臨摹時書寫點畫的運筆過程，點畫

筆跡所呈現出墨色與質感，體會出法帖中所蘊藏之美感表現及書家微妙的心情變

化，方能感受書寫一次性的特徵，體會書寫所帶來的律動喜悅，因此臨摹的過程

便成為與古人對話、交流、談心的過程。清代蔣驥《續書法論》曾言：「學書難

於臨古，當先思其人之梗概，及其人之喜怒哀樂，並詳考其作書之時興地，一一

會於胸中，然後臨摹。即此可以涵養性情，感發志氣」，30所言正是論及學書者

對於臨摹作品的理解與體會，會完全反映在臨摹之上。此時所講究的已不再是外

在形式的摹似，而是氣質神韻上的追摹，「一一會於胸中」便是學書者對於臨摹

法帖時感知能力的要求，「涵養性情，感發志氣」便是通過法帖與古人往來之後，

所獲得到精神上的收穫與喜悅。 

 

  以上通過臨摹可獲得到的三點學習效用可看出，今井凌雪對於臨摹的態度始

終保持「為我所用」的積極態度，對照其觀點亦可發現與中國古典書論之看法有

其重疊之處。臨摹法帖的目的，並不是複製另一個法帖的出現，而是通過法帖當

中所具備的普遍性與原理性的特徵，來導正長期養成的習性與突破既定的慣性思

 
30 劉小晴，《中國書學技法評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 年），頁 448。 



                                 今井凌雪的書學觀－－關於臨摹與創作的從屬與對立關係 

 33 

維，藉由老東西的對照自我，發現新的可能性。邱振中亦對臨摹法帖時的態度作

出看法，他說：「臨摹的目的，無非是以傑作中的構成模式、感覺模式改造或替

代自己的習慣模式，但人們在觀察事物時總會受到已有心態的制約，在信息的取

捨之間，總是偏向於自己更熟悉的東西，因此對範本的觀察如果有所忽略的話，

對一位程度並不太深的學習者來說，忽略的很可能是範本中最重要的東西，精確

的複寫的願望迫使人們去注意那些很容易被忽略的細節。」31臨摹的目的是藉由

學習經典法帖來改變自我的習慣模式，提高觀察與體會能力，察覺出法帖中的所

有細節。精確的複寫只是階段性的目的，臨帖的真正目的是藉著臨摹行為來修正

自我、泯除息氣，通過形似來驗證自我觀察能力，並且反思過程中所以細解的掌

握是否確實。純然以文字書寫為表現的書法，書寫技巧的鍛鍊是絕對必要，若不

通過經典法帖的臨摹，很難達到到創造的高度。 

 

（三）關於臨摹與創作的對立關係 

  在理解臨摹學習的三個效用，接下來今井凌雪針對臨摹與創作對立的關係進

行論述，他認為： 

 

可以這麼說，臨摹是被動性的活動，創作則是主動性的活動。一旦自己體認

到書法表現是在傳達個人情感時，那麼臨摹過程就是學書者從法帖中學習到

技法並且獲得到情感；另一方面，創作便是學書者藉由技法將自我的情感通

過作品傳遞給觀者。若是將這過程比喻成訊息傳遞的話，那麼臨摹就是學書

者從法帖當中獲取訊息的接收方式，創作就成為了學書者通過作品傳遞訊息

的發送方式。只要能從別處獲取多樣的訊息，學書者便能豐富自我內涵。這

是自己藉由臨摹方法接收來自法帖中所蘊藏的訊息，至於自己是否能夠通過

創作來發送訊息，我像這是另外的問題了。如果自己想要通過創作來發送訊

息的話，由於是自己親自地傳遞，因此必須深信自己的信念與主張，否則將

難以如實呈現。我將臨摹與創作比喻成訊息傳遞，或許這是個老方法，但我

想說的是自己要有由自己主導發送訊息的堅強意志與強大決心。 

 
31 邱振中，〈現代書法教學的若干重要環節〉，《神居何所－－從書法史到書法研究方法論》（北

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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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我想大家可以了解臨摹是書寫者被動接受法帖中情感的過程，而

創作是書寫者主動表現自我情感的過程。將臨摹視之為創作的基礎，臨摹與

創作便可以一起發揮效用；但是一旦書寫者認真對待為創作時，就會了解到

臨摹與創作在情感的表現上是屬於被動與主動的相反方向。若是大家覺得我

使用相反方向這樣的詞彙有所不妥的話，也可以將二者的關係理解為兩條彼

此互不交錯的平行線。總之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認知臨摹與創作兩者之間

有著巨大的鴻溝。32 

 

今井凌雪認為臨摹與創作是被動與主動的關係，並將其二者比喻為資訊傳播的接

收方與發送方。臨摹的接受方在學習吸取外在豐富資訊以及技巧表現的同時，要

具備著歸納統整的能力，否則容易流於形式；創作的發送方則是表達內在真摯情

感的同時，也必須要具備有豐富多樣的表現形式，否則容易流於單一無趣。而能

夠在臨摹與創作的過程中，避免流於形式以及單一無趣，就是書寫過程中自我的

情感。喪失情感的書寫，臨摹古人法帖則如同邯鄲學步，模仿不成，反失自我；

創作若失去了自我的感動，那麼所謂創作就只是虛有其表，容易流於無病呻吟之

嘆。 

 

  在臨摹的過程中若能時時刻刻意識到自我情感的存在，方能在面對法帖時，

將學習到的龐大資訊進行統整。能夠以自我情感作為審視標準，便能分析學習到

的技巧內容，並且進一步挑出符合自我心性的技巧表現，避免漫無目的地將法帖

中的所有要素照單全收，那麼這也是今井所談到從古人法帖中獲得到感動的重要

性。另一方面，創作過程中有自我情感，書家便能夠依據過往臨摹的經驗，分辨

出何種法帖的書寫情感與當下表現情緒相似，如此方能在創作的過程中，依據過

往臨帖經驗將欲表達出自我情感如實呈現。創作者若能有此能力，方能觸及今井

所謂「自己要有由自己主導發送訊息的意志與決心」，創作內容才有可能越來越

貼近自己，所謂發揮自我性靈，正是如此。 

 

 
32 今井凌雪，〈臨書と創作の関係（臨摹與創作的關係）〉，《書を志す人へ（給立志於書法的

人）》Ⅰ，頁 24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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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朱和羹於《臨池心解》曾言：「作書要發揮自己性靈，切莫寄人籬下。」

33朱和羹所云自己性靈與今井凌雪所提自我情感，都是強調在學習過程中自有我

在、古為今用的重要態度。經典作品的存在視之為學習對象，擴展學習對象與範

圍的同時，還必須能夠歸納法帖的技巧形式，如此臨摹過程才能成為有效率的訓

練，否則臨摹只是在古調重彈、了無新意，有了這一層認識，臨摹才有可能是在

以他者為主軸的學習基調之下有自我存在。今井凌雪主張書寫者必須建立自我意

識、重視自我情感，因為真正的創作是自己獨立於紙筆之前，赤裸裸地面對，除

此之外並無他物。一旦進入創作若還受限某家筆法、某派表現，那麼很有可能這

樣的創作還不是真正的創作。今井將臨摹與創作的關係用了「兩條平行線」與「巨

大的鴻溝」來比喻，便是意味著在接收與。 

 

  雖然今井提出了如此強烈的主張，但這並不意味著他不看重臨摹，而是在臨

摹之前要知道自己的需求與主張，否則很難提升至創作。接著他說： 

 

為了將自己所傳達出的訊息內容更加清晰明快，不要加入太多其他的雜音會

比較好。有人認為如果創作是重視自我創造性、強調近代性的話，不用借鏡

經典反而更能夠直率地表達自我。然而，學習經典不單單只是有助於創作那

麼簡單而已。將學習書法的目標集中在專心創作，但是卻不學習傳統經典而

妄想能創作出傑出的作品，我想這沒有相當程度的天賦是很難做到的事情。 

 

若將創作應用到臨摹當中，臨摹與創作就必須理解為兩種不同面向的活動。

如前所述，學習者必須要特別留意，不要被經典法帖的魔力過度牽制。若是

受到過度牽制，學習者反而會容易依附於古人之下。一旦如此，那麼我必須

這麼說，想要以臨摹法帖當作進入書法的學習方式，反而是主客顛倒，順序

錯亂。 

 

接著必須要思考的問題是，創作與學習經典之間的關聯究竟是要到什麼程度？

若從書法作品的角度來看，有人主張就只要欣賞經典作品而不用拿筆來實踐，

 
33 （清）朱和羹，《臨池心解》，《歷代書法論文選》，頁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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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想這樣的主張應該有其極限。一般來說，無視經典作品的看法是根本

不值得討論，不學習經典作品就會落入低俗、自以為是的困境。在悠久的書

法歷史當中，醞釀出了豐富多樣的書寫技法，無視這些技法就認為自己會有

好的表現是愚蠢無知的。再者，經典法帖中的書寫技巧之豐富與作品境界之

高妙是跨越時代的侷限與個人的好惡，這些都是受到歷代以來極其崇高的評

價。為了學習表現技法，為了能夠獲得測量自我書法高度的尺規，我認為無

論如何，向經典學習是不可缺少的過程。（昭五三．九）34 

 

  經典具有典範性，是因為經過了世世代代的嚴苛考驗以及歷史洪流的刪減之

下而存留。經典作品都具有從古老形式蘊藉出新形態的表現特徵，於當時的時空

背景之下勇於發前人所未發，且其形式技巧與內容精神具有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的價值，在歷經時空與歷代的檢視之下，足以代表那個世代的作品才能夠稱之為

經典。因此經典作品不能以時間的先後順序來區分新舊，若是以時間順序的觀點，

將經典視之為過往的舊產物，那麼後來者容易陷入時間先後而以當前時代觀點來

質疑過往作品的經典價值，更甚者甚至認為學習傳統經典會限制創新能力。今井

凌雪於文中提到「不學習經典作品就會落入低俗、自以為是的困境」，「經典法

帖中的書寫技巧與作品境界之高是跨越時代的侷限與個人的好惡，這些都是受到

歷代以來極其崇高的評價」等的觀點，都充分顯示出他尊重經典的存在，而且他

也認為幾乎沒有人能夠在不認識歷史的條件下能夠創造出新的作品。 

 

  對於經典的重視，應該是來自於今井凌雪長期浸淫於中國書法的實踐與理論

的觀照，清代劉熙載《藝概．書概》云：「與天為徒，與古為徒，皆學書者所有

事也。天，當觀於其章；地，當觀於其變。」35學書之人所應作之事是向自然學

習，向古人學習，取法於自然，應當尋求自然萬物運行之規律；取法傳統，應當

考察其文字發展與技巧變化之規律。書法向自然學習，並不是去描寫山石雲水的

外在型態，而是如何在山石雲水的流動變化之中發現其運行規律才是重點；書法

向古人學習，並非再現點畫字形的外在樣貌，而是理解字體演變的過程帶給書寫

 
34 今井凌雪，〈臨書と創作の関係（臨摹與創作的關係）〉，《書を志す人へ（給立志於書法的

人）》Ⅰ，頁 245-246。 
35 （清）劉熙載，《藝概．書概》，《歷代書法論文選》，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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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的影響才是重點。不同於摹仿自然的再現論，也不同於泥古不化的崇古論，

高度概括了師造化與師古人的辯證關係。面對經典的態度若能更加客觀與全面，

那麼臨摹的過程中便自有我在。 

 

  強調自我有在的觀點，與劉熙載於《藝概．書概》所言旨趣甚同，劉氏云：

「書貴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別。入他神者，我化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

為我也」。36文中所提「我神」「他神」指的是自我個性與經典法帖，但表現自

我個性的書法並非只有自我，而是融會經典法帖之後的自我展現；體現經典法帖

並非以複製再現法帖為樂，而是當中必須要有自我主張，「入神」在「我化古」

與「古化我」之間的流動與互融。 

 

  從〈臨摹與創作的關係〉一文來看，發現今井凌雪在面對臨摹與創作時，具

有尊重經典傳統、重視當下感觸、配合時代潮流、符合自我心性等四項認知。重

視經典傳統一直以來是書法學習的唯一法門，若回溯歷史，尚未有書家是跳脫經

典傳統的學習而自立成長，學習經典傳統的目的在於吸收前人優秀的書法表現之

外，更是開拓自我眼界，體認到自己所謂的創新，或許只是前人已發而己未知的

表現。重視當下感觸，是充分尊重經典傳統之後，體認到臨摹所學習到的一切，

無非就是能夠傳達出當下的感觸。為了能夠傳達當下感觸，書家所具備的表現能

力必須相當豐富，否則難以如實傳遞。配合時代潮流，是關注新出土的資料，尋

找歷史上尚未開發的新題材，媒材的活用及跨領域的結合。今井凌雪長期關注新

出土資料發掘，並且大膽利用文字來創作作品，以及結合大字榜書的特徵，書寫

廟宇匾額、政府機關名稱、電影海報戲名等，都是將書法延伸至配合時代潮流、

符合時代氣息的表現。符合自我心性，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成就自我，臨摹古人作

品是學習優點，今井凌雪在學習過程中，面對中國書法的影響卻不迷失，反而能

夠吸收消化來自中國書法的養分，進一步表現出屬於自我書風，其關鍵就在於選

擇每一種法帖、面對每一件作品時都是以符合自我心性為主要依歸，如此方能在

每一階段的學習有所突破，避免相同類似風格的重複與樣式的陳襲。 

 

 
36 同上，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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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本文以今井凌雪於昭和 53 年（1978）所著《書を志す人へ（給立志於書法

的人）》中〈臨書と創作の関係（臨摹與創作的關係）〉為文本，試以窺探今井

凌雪的書學觀。此文本用字遣辭清楚明暸，篇幅不長但意味深遠，雖然完稿時間

距今已過數十年，但所涉及到的內容與思考的問題，至今仍值得玩味再三。藉由

文本的譯解，可以發現今井凌雪在成書之際是盛行少字書、墨象派的風潮，今井

不因新思潮的影響而否定傳統所存在的價值，堅持創新是根基於傳統的觀點實屬

可貴。 

 

  根據本文分析，發現今井凌雪認為在臨摹與創作的關係，書家首先必須要重

視經典法帖，沒有臨摹經驗而有優秀的創作是不可能的；面對創作，自己始終是

主者，唯有重視自我的存在，才能在臨摹的過程中，吸取他者的同時不被經典的

魔力過度牽引，書家才能在豐富繁雜的形式技巧中進行歸納與統整。臨摹與創作

具有從屬的關係，臨摹之於創作是基礎，臨摹是書家汲取情感與技巧的根基；創

作之於臨摹是成果，創作是書家流露自我情感與技巧的表現。臨摹與創作的從屬

關係中，通過建立經典法帖的他者地位，確立學習經典的路徑，再以臨摹法帖中

書家所獲得到的反饋來作為辨別差異的標準，逐步累積建構出自我認同狀態。 

 

  關於臨摹與創作之對立關係，今井凌雪設定在臨摹為被動性活動與創作為主

動性活動。臨摹的被動性活動，其意義在於書家單方向地汲取法帖中的形式表現

與情感內涵，是被動地獲取法帖中的訊息；創作的主動性活動，在於書家藉由形

式表現主動地傳遞自我情感內涵，是主動地傳遞自我的訊息。今井凌雪從強調以

臨摹為從為主、創作為屬為客的從屬關係中，延伸出以書家為主體分析臨摹中接

收情感與創作中傳遞情感的關係，是將二者從強調依從順次的關係，轉化為對等

且對立的狀態。 

 

  綜上所述，從今井凌雪所論臨摹與創作的從屬及對立關係，可以窺視出今井

將臨摹活動與創作活動視之為互相依存、互相消長、互相轉化。臨摹與創作互根

互用，任一方皆無法脫離與另一方的關係，彼此需要依靠另一方作為定義與存在

的依據。臨摹如明鏡對照，通過經典的圓滿來檢視自我的不足；創作有如端坐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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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藉由作品的慘澹經營來形塑自我的可愛。臨摹與創作的目的是在屏除自我的

既有慣性，藉此了解變通與活用的重要，隨著不斷且反覆地鍛鍊，發現未發之處，

由觀而察，以察入覺。臨摹與創作的交互運用，目的就是通過書法來成就書家自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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